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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粉紫荊花開

市井萬象

前不久有內地
雜誌約稿，主題是
「國潮熱」 之下，

傳統文化類的演藝
節目如何乘勢而
上。近來大熱的
《只此青綠》和
《唐宮夜宴》等自
是熟悉，而我搜集
文章素材時發現的
一些古風音樂短視頻，亦讓
人眼前一亮。

或許不少觀者像我一
樣，初初見到 「自得琴社」
製作的這些古風視頻，會以
為誤入某幅古畫中。視頻中
的樂師，均裝扮成古人模
樣，以竹笛、古箏和洞簫等
中國民間樂器，於近似古宣
紙的暖黃色背景前演奏，動
靜相宜，樂音緩緩流動，真
真宛若乘坐時光機，溯至盛
唐年歲，親歷往昔的曼妙與
繁麗。

大約二○一九年起，自
得琴社一群志同道合的夥
伴，與上海的裝束復原團隊
合作，將古樂與漢服結合，
拍攝了一系列古風音樂視
頻，迅速在B站等內地視頻
網站走紅，在YouTube等
海外網絡平台也不乏擁躉。
每條視頻時長不過五、六分
鐘，或為琴社社員（多為資
深中樂愛好者及演奏者）原
創，或改編自熱播電視劇主
題曲、電影配樂和經典流行
音樂等，試圖拉近傳統文化
（包括音樂和服飾等）與當
代人們的心理與情感距離。
試想，當你我見到一群身着

漢服的男女，以中國
傳統樂器演奏電影
《哈利波特》或《多
啦A夢》主題曲，其
間的 「反差萌」 ，怎
能不讓人拍手稱奇？

如其名，創辦
於二○一四年的 「自
得琴社」 ，原本希望
聚攏一班熱愛中國古

樂的朋友，會友論藝、自得
其樂，卻不經意間因為一個
奇妙的創意而走紅網絡，甚
至成為面向海外講好中國故
事的生動範例。我想，原因
一則在於琴社和服飾團隊的
用心製作及打磨，也離不開
內容呈現方式的唯美與靈
動。

其實，像這樣傳統文化
類的短視頻節目，在內地各
大視頻網站上的數量龐然，
而自得琴社的系列節目能夠
脫穎而出，所依憑的絕不僅
僅是傳統文化的厚度，更有
傳統與當下的無縫銜接。不
論是在古曲改編中糅入現代
元素，將當代旋律以古樂器
詮釋，又或是讓身着古裝的
樂師小秀一段嘻哈舞，都是
令到傳統文化生動、貼地且
鮮活的有益嘗試。習慣了互
聯網傳播節奏的我們，雖有
求知的渴望和熱情，卻最怕
沉悶和無趣，能夠靜下心來
翻看冗長厚重的歷史古籍更
是難上加難，幸好有這樣輕
靈、生動的小節目，足以在
某個安寧的夜裏，撫慰每
一位疲於為生計奔波的我
們。

眾樂淘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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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西札記
李 夢

連日來，福州晉安
湖旁茶香路沿線的宮粉
紫荊花進入盛花期，吸
引市民遊客前來賞花拍
照。

中新社

▲自得琴社的古風音樂短視頻在網上走紅。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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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奇失竊案
提 起 英 國 劍 橋 大

學，人們會聯想到氣派的
國王學院、牛頓的蘋果樹
以及康河泛舟撐篙，當然
還有詩人徐志摩那膾炙人
口的《再別康橋》。但鮮
為人知是，劍橋大學圖書
館還收藏着英國科學家達

爾文繪有 「生命之樹」 的珍貴手稿，而該
手稿卻捲入了離奇的失竊案。

事情要從二○○○年十一月說起，劍
橋大學圖書館因推動藏品數位化管理，故
將一批達爾文的手稿從特藏保險庫轉移至
一間臨時工作室進行信息採集。這批手稿
共有五個筆記本，分別從英文字母A至E編
號，是二十八歲的達爾文在一八三七年結
束了隨英國皇家海軍 「小獵犬號」 長達五
年的環球航行之後，用兩年時間所整理出
來的旅行筆記，其中A筆記本以地質學為
主，後四本均為進化論，也被學界公認為
最具科學價值。

在B筆記本中，達爾文畫了一張樹狀的
草圖，以詮釋他腦中逐漸形成的一個觀
點： 「所有物種起源於一個共同的祖先，
然後不斷地分支，形成一棵生命樹」 ，這
也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 「生命之樹」 圖
案。由於這幅草圖有助於啟發達爾文的進
化論，並促成他在二十多年後發表著名的

《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系統性地闡述這個打破 「神造萬物」 信仰
的顛覆性理論，因此該筆記本也成為劍橋
大學圖書館的鎮館之寶。

沒有料到的是在兩個月後的例行藏品
清點中，圖書館猛然發現B和C兩個筆記本
不翼而飛。起初館方認為它們或許被放到
了錯誤位置，便發動館員四處尋找，奈何
全館收藏了上千萬本各類書籍、地圖和手
稿，這一找就找了足足二十年，直至二○
二○年底仍不見手稿的蹤影。館方推斷筆
記本很可能早於二○○○年底時便已被
盜，於是正式對外公布達爾文的手稿失
竊，呼籲公眾提供線索，並通報警方和國
際刑警組織協助破案。

由於失竊案頗為離奇，引起英國輿論
的廣泛關注，人們質疑為何劍橋大學圖書
館對於這麼重要的手稿在管理上卻如此疏
忽大意，考慮到外部人員很難進入圖書館
重地，不排除是館員監守自盜。與此同
時，人們認為如果不是達爾文有着良好的

思考和筆記習慣，現在將很難見到這些一
個半世紀前的第一手資料，雖然筆記本已
經數字化，但永遠無法取代真實的東西，
因為手稿不僅有助於一窺達爾文 「物競天
擇，適者生存」 等科學觀的形成過程，他
的部分觀點對於今天的科學研究仍具有參
考意義。

比如英國科學作家邁克爾．馬歇爾在
《創世紀探索》一書中表示，達爾文從未
公開發表過對生命是如何開始的看法，但
他確實私下推測過。他在給朋友的幾張潦
草手稿中，便推測了生命開始的過程，而
他的推測在今天看來不僅可能是正確的，
而且該理論比那個時代提前了一個世紀。

書中提到，一八七一年達爾文寫給他
的密友博物學家胡克的一封信中，在簡要
討論了最近關於黴菌的一些實驗之後，他
概述了自己的一個假設：生命不是在開闊
的海洋中開始的，而是在陸地上一小片富
含化學物質的水域中開始的。 「我們可以
在一個溫暖的小池塘裏設想，那裏有各種
氨和磷酸鹽、光、熱、電等，蛋白質化合
物已經化學形成，準備進行更複雜的處理
變化」 ，而生命化學物質的最初合成就是
由光、熱和化學能的某種組合提供動力。

不少科學家認為，在許多方面，達爾
文的想法或許不夠完整，但無疑具有啟蒙
意義，例如達爾文想像生命始於蛋白質，
但沒有人真正知道蛋白質是什麼，直到二
十世紀初人們才知道蛋白質是氨基酸鏈。
就像達爾文的許多見解一樣， 「溫暖的小
池塘假說」 非常有先見之明，當今天人們

談論生命的起源，彷彿它是發生在很久以
前的事情一樣，但即使是現在，它也可能
每天會發生。

實際上，類似達爾文手稿如此珍貴的
例子還有很多，比如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的
科學家牛頓，留下了世上最龐大的珍貴手
稿集，包括信件和各類文字記錄總計約一
千萬字，外界相信當中隱藏了許多秘密。
還有文藝復興指標性人物的科學家達．芬
奇的手稿，涵蓋內容從藝術到自然可謂包
羅萬象，特別是他經常使用一種自己獨創
的特殊 「反字手寫體」 ，成為世人難以破
解的 「達．芬奇密碼」 。

就在不久前，手稿失竊案突然峰迴路
轉。劍橋大學圖書館收到一個粉紅色的禮
品袋，裏面有一個普通的棕色信封，上面
印着 「圖書管理員，復活節快樂 X。」 的
字樣，紙袋中還有一個藍色盒子，裝有兩
本用保鮮膜緊緊包住的筆記本。據圖書管
理員加德納博士回憶，她當時預感到可能
就是丟失的筆記本，因此緊張得發抖，她
在警方見證下打開保鮮膜，映入眼簾的正
是神秘失蹤了二十多年的B和C兩個筆記
本。

為謹慎起見，幾位學者和專家檢查了
手稿的真偽，發現 「生命之樹」 使用了不
同類型的墨水，鉸鏈的部分也有微小的銅
片脫落，紙質也符合年代，證明手稿真實
無疑。目前手稿被安全地存放在劍橋大學
圖書館的保險箱中，預計今年七月對外展
出，只是它們當初如何被盜以及如今誰人
歸還，都是個謎。

英倫漫話
江 恆

「 人 之 初 ， 性 本
善」 ，這是出自《三字
經》的名言，幾乎每個人
都聽過。小時候，學校和
母親都要求我背《三字
經》。可惜我懶惰，沒有
花時間去背。不過，從小
到大，我一直記得 「人之
初，性本善」 這句話。

當讀完《豐子愷文選
Ⅱ》後，其中兩篇文章令我印象深刻，並重啟
了我對 「人性本善」 的聯想和思考。

《東京某晚的事》，這篇文章記述了豐子
愷和友人相約在神保町散步。他們一邊談天一
邊踱步時，忽然在橫路裏走出一個傴僂的老婆
婆。老婆婆與豐子愷的朋友對話，但當豐子愷

轉頭一看，老婆婆已經離開了。豐子愷問朋友
發生什麼事情，原來老婆婆搬東西搬得很吃
力，想請他們幫忙。然而，朋友本是為了輕鬆
和愉悅而出來散步，實在不願意幫她搬這重
物。豐子愷感到不好意思，立刻掉頭想去幫
忙，但為時已晚，老婆婆走遠了。

另一篇文章《鄰人》寫道，豐子愷畫了一
幅畫，兩間相鄰的住家樓屋，前樓外面是走廊
和欄杆，裝着一個很大的鐵扇骨。兩屋的欄杆
內各有一個男子，隔着那鐵扇骨一坐一立，互
不相干。這是他從上海回江灣時所見的景象。
鐵扇骨，比鎖更加恐怖，布滿尖刺，是用來防
止盜竊的。這跟法律、懲罰的作用一樣，是為
了防範其心不正的人。豐子愷認為這是人類社
會醜惡的證明，把人類文化最上乘的藝術樣式
應用在這建築上，實在是引以為憾。

不是人性本善嗎？對孤立無援的老婆婆的
冷漠，鐵扇骨的防禦，真的符合本 「善」 的條
件嗎？如果人是善良的，不是應該互助互愛，
去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嗎？如果人是善良
的，那麼鐵扇骨、法律和懲罰不就不用被發
明，反正是善良的，豈不是不會出現到處偷

竊，傷人，甚至殺人的醜陋行為？善的標準又
是什麼呢？

善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行為，不會為了報
酬，不會為了名譽，不會為了任何得益的驅使
去幫助別人。善，更代表了同情心，會去理解
和感受，嘗試代入他人的處境，憐憫他人。

人，是否真的本善呢？這個問題我思考了
一段時間。

每個人一出生，只是一個毫無獨立思考的
嬰兒。嬰兒只會哭泣、睡覺，只會依靠自己的
本能去做事。我們出世時根本對世界缺少認
知，也沒有能力去思考何謂善與惡。更何況，
從古到今，每個人對善與惡的定義都不同，例
如有人認為素食者為善者，吃肉的是惡者。如
果人性真的是本善的話，難道那些慈善家一出
世就想着去拯救世界？如果人性是本惡的話，
希特勒一出世就想屠殺猶太人？真正的善與
惡，並不是一出世就決定的，而是由小到大，
所學習的方式，所生活的處境和所受到的栽培
所衍生出來的。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善與惡是同一塊金幣的正反面，由自己決
定。

如是我見
周子傑

人性本善？

東言西就
沈 言

行
山
過
水

疫
中
寄
情

結束長達十四日的 「禁足」 ，終於告
別 「大門不出，二門不邁」 的生活。在重獲
「自由」的首個傍晚，不顧淫雨霏霏，不畏春
寒料峭，毅然走入雨夜。空氣濡濕而清冽，
即使佩戴口罩也無法阻隔，不由得貪婪地大
口呼吸，感嘆原來新鮮空氣竟是如許美好。

曾經，不止一次抱怨因疫情而無法返
鄉和外遊，於是只好在香港的山山水水中尋
求慰藉。而今，度過兩月宅家避疫生活，尤
其是經歷兩周自願 「禁足」 模式，驀然發
覺，原來能夠自由出行已是一種小確幸，更
遑論可以跋山涉水的自在日子。

其實，對於香港郊野的熱愛，早已超
越無法外遊退而求其次的移情選擇。兩年多
來，出走 「石屎森林」 ，投身大自然的懷
抱，已然成為假日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從淺水灣到深水灣，從清水灣到大浪灣，從
相思灣到三星灣，從城門水塘到大潭水塘，
從大欖涌水塘到香港仔水塘，欣賞碧海藍

天、水光雲影；從獅子山到大帽山，從飛鵝
山到鳳凰山，從魔鬼山到太平山，從龍脊到
鶴咀，從釣魚翁到蚺蛇尖，飽覽層巒疊嶂、
奇石巨樹；從長洲到坪洲，從大澳到吉澳，
從鯉魚門到布袋澳，從梅窩到塔門，從東龍
島到南丫島，感受漁村風情、小島風光；從
荔枝窩到梅子林，從龍躍頭到大美督，從東
梅古道到東澳古道，從西貢古道到元荃古
道，從麥理浩徑到衛奕信徑，體驗古村遺
韻、郊野魅力……無論晴天雨天，無懼日
曬雨淋，全程行山過水，一路尋覓美好。對
於港山港水，從那麼遠到這麼近，經歷兩年
又四個月的親密接觸，竟然生發出一種難捨
難分的無限愛戀。

曾經，佔香港總面積四分之一的現代
都市景觀是香港獨一無二的城市名片，而佔
香港總面積四分之三的自然郊野風光卻總是
有意或無意為外界所忽略。日復一日，居民
在四分之一的擁擠空間中，爭分奪秒地工

作、學習和生活。年復一年，旅客在四分之
一的固化空間中，浮光掠影地觀光、購物和
覓食。殊不知，尚有四分之三的潛在空間，
可以海闊天空地遠足、暢遊和探險。而一旦
進入四分之三空間，便會情難自禁地 「墜入
愛河」 。一如喜歡專程飛赴香港走訪山野的
台灣作家劉克襄，不僅長期致力分享香港的
南方生態美學，更視四分之三郊野為香港本
色。他在《四分之三的香港：行山．穿村．
遇見風水林》中直言： 「因為行山穿村，我
幸運地邂逅了隱藏版的香港，一個比購物和
美食更獨特、更有魅力的香港。」

或許，正是由於疫情的緣故，將外遊
的目光與腳步強有力地轉向內在，反求諸
己，加速了全民探索香港四分之三空間的進
程。跋山涉水從此不再只是少數遠足愛好者
的 「專利」 ，而正在成為廣大市民的康體運
動和休閒娛樂，從自我紓解到自我釋放，可
謂男女老少咸宜。

渾然不覺間，新冠時期的心情，亦日
漸與 「性本愛丘山」 的陶淵明產生一種跨越
時空的合奏與共鳴。從誤落塵網到歸園田
居，詩人感慨 「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
然」 ，踐行 「白日掩荊扉，對酒絕塵想」 ，
表白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體悟
「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以致希冀
「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不斷進行
「心遠地自偏」 的無我修煉，逐漸實現生命

意識的反璞歸真，日臻達至 「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的忘我境界。

苦 「疫」 已久的我，亦在無數次的行
山過水中，無可救藥地愛上四分之三的香
港。疫中寄情山水，在心靈與自然一次又一
次的對話中，日益領悟隨遇而安兼且安之若
素的人生真諦。即使 「行至水窮」 ，也終將
「坐看雲起」 。人生不易，疫下尤艱，不妨

笑看風雲，不妨相信： 「心中若有桃花源，
何處不是水雲間」 。

▼

達
爾
文
繪
有
﹁生
命
之
樹
﹂
的
手
稿
失
竊
二
十
餘
年
，

不
久
前
尋
回
。

美
聯
社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